我的賞鳥歷程
屏東鳥會 白頭老翁（屏東農專賞鳥社第四屆副社長）
寫在前言的前面
賞鳥社三十週年慶，要出版紀念專刊，社團來邀稿，沒有理由拒絕，但一直不曉得該寫些什麼，如果像童話故事一樣寫「很久很久以前…」，則又落入白頭宮女話當年的俗套，不用報告年齡，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我已經老了。時間迫近了，學弟又來催稿、也不能硬賴，還是得坦白從寬……

前言
將近三十年的賞鳥歷程，繽紛雜沓，林林總總，說起來熱鬧，寫起來零亂，若要一一收拾，細說從頭，實在是一件艱困的工作。想不出該如何整理，就以斷代史的方式，十年十年來一一敘述吧。
第一個十年─「誤入歧途」
第一個十年要講的是我「誤入歧途」的開始賞鳥歷程。踏入屏東農專的第一天，學校還沒註冊，就遇到當時的社長吳長錕（第三屆社長），一句「你姓吳，我也姓吳」就被騙加入賞鳥社。其實今天回想起來，當時與其說是遇人不淑，倒不如說是半推半就，那時自己心裡也想「既然唸了森林科，若不認識一些鳥朋友，日後要怎麼在山上過日子」，就這樣一頭栽進去，在賞鳥的路上走了將近三十年。
當年沒有網路、沒手機、沒電玩、沒KTV；學生族主要的交通工具也就只有腳踏車，能跑的範圍也有限，大家成天窩在學校，除了上課之外，最主要的活動就是搞社團。很幸運的，我參加了一個很棒的社團，「賞鳥社」是當時全國大專校院裡的第二個保育性社團，夠時髦，夠先進；我們也有一群很棒的夥伴，大家一起倡議生態保育，相互鼓勵，憂國憂民，十足像是個有為的時代青年。事實上也是，這群熱血青年以最省錢的材料（趁著半夜拆下候選人的選舉看板），最簡單的方法（自行噴漆繪圖），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之前，我們就在恆春的街頭張掛著「秋風一號，候鳥之愛」的看板，以自己的方式宣揚了生態保育的理念。也就因為有這群很棒的夥伴，讓我一下課就往社團衝，在農專讀了三年，也在賞鳥社耽了三年，從沒起過換社的念頭；也就因為有這群很棒的夥伴，讓我近三十年的賞鳥歷程一路走下來，無怨無悔。
當年的賞鳥社，比較麻煩的是大家都沒錢可以買望遠鏡，社團裡幾台「不堪入目」的望遠鏡，大家還得輪著用，常常輪來輪去，最後還沒輪到手，早已眼睜睜地看著鳥兒飛走。再加上當時也沒什麼好的圖鑑，拿著僅有的簡要圖鑑，對照了老半天，也還是不曉得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什麼；不過這也有一個好處，如果我們看錯時，通常也不容易被抓包「凸槽」。當時還有另一個更麻煩的事情，「賞鳥」在那時是一項新興的活動，社會大眾沒什麼人聽過「賞鳥」，當我們躡手躡腳，拿著望遠鏡四處張望時，常被誤以為是偷窺狂，比手畫腳解釋老半天，還是沒人聽得懂。
畢業以後服兵役，有幸到馬祖看了一些在台灣不容易看到的中國東南沿海鳥類，如烏鶇、冠鵯、銹鵐、戴勝、金翅雀、黑頭翡翠……，都是我在馬祖時增加的紀錄，還特別請賞鳥社的鳥友幫我寄了一本「香港鳥類圖鑑」（因為那時還沒有「匪偽」的中國野鳥圖鑑可以看）供我辨認那些不相識的大陸鳥。記得在去馬祖之前，司令部的長官得知我抽到「金馬獎」後，還特別問我要不要留在司令部服役，我告訴他這可能是我這輩子唯一可以到馬祖的機會，不願錯過（當年還沒解嚴，金馬外島還行軍事管制，一般民眾無法自由前往，後來我在擔任屏東鳥會會長時，有一次受邀參訪連江縣的野鳥保育措施，重新踏上馬祖列嶼的土地，這是後話），還被其他的同僚視為異類。
退伍後，考試分發到林務局大雪山林區的鞍馬山工作站上班，大雪山森林遊樂區是一個新興的遊樂區，也是一個知名的賞鳥勝地。當時林務局森林遊樂組剛好在做大雪山森林遊樂區的鳥類資源調查，因緣際會，我雖只是一個菜鳥公務員，也因地利之便參加了這項調查工作。在那裡，我更進一步認識了許多的中海拔山鳥，也接觸到了來自全台各地的賞鳥同好，後來與許多鳥友的交情，追根究源，都是從鞍馬山開始。
第二個十年─「誤己誤人」
第二個十年要講的是成立屏東鳥會「誤己誤人」的十年賞鳥歷程。在大雪山工作了幾年，因為家庭因素，轉回到屏東林區管理處工作。也因而與留在屏東地區工作的農專賞鳥社的老鳥友又重新混在一起，當然也就重新吆喝招呼，大夥又在一起組成了家庭聯誼式的賞鳥小團體，墾丁、扇平、藤枝、南橫…，也就成了我們那幾年快樂自由行常出現的地方。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我們一夥人在藤枝賞鳥時，還在步道上遇到一隻黃山雀直接跳到我的頭上拔頭髮，這也成為我在整個賞鳥歷程中最難忘的片刻。
台灣的保育觀念在第一個十年逐漸獲得大家的重視，談生態、講保育也成為當時的時髦的流行話題，墾丁、陽明山、玉山、太魯閣等幾個國家公園也大約都在那個時候陸續成立。在此同時，賞鳥界也處於一個百鳥爭鳴的時代，各地鳥會紛紛成立。當我們的家庭聯誼式的賞鳥小團體快樂自由行的時候，免不了也偶而會與其他縣市的鳥友接觸，有人鼓勵、有人刺激、有人搧動、有人利誘，被要求成立屏東鳥會的聲音也就越來越多。在各地賞鳥的同時，也常會碰到一些屏東地區的賞鳥個體戶，在彼此在相談甚歡，相見恨晚之下，大家也開始思索成立屏東鳥會的必要性。
如想要積極的推展賞鳥活動，勢必得要成立一個社團組織；但是會務瑣碎惱人，沒人想辦。於是大家就決定還是從聯誼性的聚會開始，因而原本屬農專賞鳥社老鳥友的家庭聯誼，也開始加入了其他的賞鳥個體戶，人越聚越多，一個地下社團已儼然成形。高雄鳥會也熱心地提供了一些參加高雄鳥會的屏東縣籍的鳥友名單（在屏東鳥會成立之前，已有些屏東地區的鳥友參加了高雄鳥會），更有鳥友熱心地告知高雄鳥會的前任會長就住在屏東，可以直接把他挖出來當屏東鳥會的會長。我想如果有人可以當會長，我只要把鳥友找出來聚聚，再敲敲邊鼓，推選這個高雄鳥會的前會長來擔任屏東鳥會的會長就可以搞定，這種事本人向來擅長，應該不成問題。可是到了聚會當天才發現原來的情報錯誤，原先設定的會長人選只是來屏東上班，並不住在屏東，第一步棋就下錯了，可是頭都洗了，可以不剃嗎？人都找來了，也只能將錯就錯，繼續演下去。於是我們就開始以「屏東縣野鳥學會籌備會」的名稱，舉辦各項生態講座及推廣活動，也開始參加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的推廣及調查工作。當然接下來就一步一步地被推著前進，在以「屏東縣野鳥學會籌備會」的名稱活動了兩年多以後，我們於民國八十四年正式向縣政府登記成立了「屏東縣野鳥學會」。
屏東鳥會成立至今十餘年來，許多會務及活動的推動，除了以原來屏東農專賞鳥社的老鳥友為骨幹外，還有許多各屆陸續畢業的鳥友投入及在校學弟妹社員幫忙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十餘年來，每年的「瑯嶠鷹季」已成為南台灣秋季重要的生態盛會，也成了許多新鳥友開始接觸賞鳥活動的平台。此外，我們也在屏東縣的各級學校舉辦各項生態保育推廣講座及展覽，也因而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賞鳥的行列。
第三個十年─「蛻變再生」
第三個十年要談的是蛻變與再生的賞鳥歷程。從民國八十九年起，我的賞鳥歷程邁入了第三個十年，在經歷二十年的宣導推廣與將近十年的鳥會會務，探討的問題越來越廣，總覺得需要再充電、再成長，需要有所突破。終於在離開校園生活近二十年後，民國八十七年我又重新回到學校進入熱帶農業研究所回鍋當學生。上了年紀，視茫茫、髮蒼蒼，記憶力也衰退，讀起書來特別辛苦吃力，所幸唸的東西還算感興趣，雖然論文題目在五年內換了三、四次，最後終於能以「鳥巢掠食」為研究主題完成了論文。
屏東鳥會經過十幾年的經營，也和其他鳥會一樣，開始遭遇一些停滯的瓶頸。人來人往，活動逐漸變成例行公事；不斷的邀約，對一個純志工的團體，承擔也逐漸變成了負擔。一路上的努力付出，雖是充滿喜悅，但如果我們還堅持當初的理想與抱負，如果我們想進一步把「賞鳥」從家庭休閒進化到生態保育的推廣教育，則不應該鄉愿地「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」，仍應回頭過來檢視成果。這些年來，我們也一直在思索在熱鬧的賞鳥活動過後，我們給予了什麼？我們獲得了什麼？
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」，不論是鳥會還是鳥社，推動生態保育工作都不應該是只有唱唱跳跳。雖說是「歡喜做，甘願受」，但如何提昇效率，讓大家做得更「歡喜」，受得更「甘願」？如何讓付出者保持熱忱與激情？如何讓參與者保有好奇與感動？如何讓活動更有變化、更富內涵？我們還在試圖探討，也期待能夠蛻變再奮起，更有賴所有的學長姊、學弟妹大家共同努力。
結語

三十年的時光，賞鳥社也從當年的「屏東農專賞鳥社」，隨著學校的改制，變成「屏東技術學院賞鳥社」，再變成「屏東科技大學賞鳥社」。我也從一開始「誤人歧途」地踏入賞鳥社，驀然回首，忽忽已近三十年。多少閒暇時光，帶著家人走在郊外的田野上，看著樹梢掠過的鷺鷥群，心裡想著：「何其有幸，我參與了台灣生態保育最蓬勃發展的三十年」。三十年來走過高低起伏，曾經意氣風發，也曾經徬徨鬰抑，但我知道在可預見的未來，我還將持續邁進。
寫在結語的後面
老婆大人看著我坐在電腦前面敲打著鍵盤，特別叮嚀不要寫得太囉嗦。或許真的是年紀大了，寫著寫著，嘮嘮叨叨就寫了三千多個字。一夜三十年，多少往事，已難追憶；多少情事，無法一一敘述。夜越深頭腦也就越來越不聽使喚了，跳過的就讓它跳過吧，或許四十週年的時候，我可以寫得更完整一點。
